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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影 

一个寒冷冬日的下午，暴风雪过后，太阳发出冰冷的

光，两个孩子得到妈妈准许，跑出家门，去玩新雪。大的

是个女孩，温柔谦和，人人夸她长得漂亮。父母亲和熟人

们都叫她“紫罗兰”。而人人都知道她弟弟名叫“牡丹”，

因为他小脸圆圆的，红扑扑的，谁见了都会想到阳光和大

朵大朵的红花。姐弟俩的父亲是林赛先生，必须声明，这

可是位身手不凡，尤重务实的汉子，做五金生意。此人不

论应付什么事，都坚定不移地按照所谓“常识”来考虑。

他跟别人一样软心肠，但脑筋却硬得穿不透，所以里头也

就空空如也，跟他卖的铁茶壶一个样。至于孩子们的妈妈，

在忙着充当主妇与母亲的天昏地暗中，性格却依然富于一

种诗意，一种超凡脱俗的美——宛若精精致露珠盈盈的鲜

花，度过多愁善感的青春年华，依然朝气蓬勃。 

于是，照我开头说的那样，紫罗兰与牡丹央求妈妈让

他们跑出去玩新雪。因为虽说先头雪花从灰蒙蒙的天上扬

扬洒洒，看着让人又乏味又闷气，但现在给阳光一照，就

变得好叫人欢喜。孩子们住在城里，没有更宽敞的地方，

只有家门前一个小花园供他们玩耍。小园用一道白色的篱

笆与大街隔开，这儿一棵梨树、两三棵李树撒下它们的浓

荫，客厅窗下还长着一簇玫瑰。不过，果树与玫瑰眼下片

叶无存，枝枝杈杈都裹上了一层薄雪，且做冬天的叶片。

四下里还挂着冰柱，权当果实累累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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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吧，紫罗兰——好吧，我的小牡丹，”和蔼的妈

妈说： 

“你们可以出去玩雪。” 

细心的妈妈给两个小宝贝裹上羊毛外衣，穿上厚厚的

袜子，包好围巾，再给他们各人的小腿套上一双绑腿式长

统靴，小手戴上毛线手套，然后在他俩脸上各亲一下，好

赶走严寒。两个小家伙一蹦一跳，立刻冲进一大堆雪中间。

紫罗兰像只雪鹀似地钻了出来，小牡丹挣扎半天才露出红
彤彤的脸蛋。两人玩得有多开心！看着他俩在冬日的园中

嬉戏，您会觉得冷酷无情的暴风雪扑向大地，不为别的，

就为给紫罗兰和牡丹提供一种新游戏。而两个小家伙也与

雪鹀一样，天造地设，就是要在风雪中，在大地的银装素
裹中寻找快乐。 

后来，两人浑身上下都撒满了一把把白雪，紫罗兰瞧

着弟弟咯咯欢笑，忽然计上心来。 

“牡丹，你样子真像个雪人，”她说，“要是你脸蛋儿

不这么红的话。这让我想出个好主意！咱俩堆个雪人吧—

—堆个小姑娘——让她做我们的妹妹，整个冬天都跟咱们

一起跑呀，追呀，玩个开心，好吗？” 

“哦，好！”牡丹还是小小孩，努力把自己表达清楚，

“那太好了！妈妈也能看见它！” 

“对，”紫罗兰道，“让妈妈也见见新来的小姑娘。但

她可不能让小姑娘进暖和的屋里去，要知道，咱们的小雪

妹妹可不喜欢温暖呀。” 

孩子们马上动手完成他们的大事，要堆出一个会跑的

雪人。妈妈坐在窗前，听到他们的话，瞧他们一本正经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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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干活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他们大概以为，用雪造出一

个活生生的小姑娘并不犯难似的。老实说，奇迹要真能创

造的话，咱们只要紫罗兰和牡丹这样，简简单单地想，毫

不怀疑地动手干，甚至于不必知道它是否奇迹，妈妈这么

想着。她还想到，刚从天空降下的新雪倒是创造新生命的

好材料，要是不那么冻手就好了。她又看了一会儿孩子们，

高兴地观察他俩小小的身影——女儿，个头儿比年龄高，

体态优美灵活，肤色柔和，模样更像一种快乐的遐想，而

不像血肉之躯。而牡丹一个劲儿横长直不长，一双结实的

小腿滚来滚去，大象一样，虽说身躯没那么庞大。妈妈继

续手里的活儿。我记不清她干的是什么了，不是为紫罗兰

缝绸帽，就是为小牡丹织袜子吧。但她忍不住一次，又一

次，再一次，转向窗口，看看孩子们的雪人堆得怎么样。 

真的，这景象太美了。两个活泼的小人儿起劲地干活

儿！瞧他们干得多熟练多在行。紫罗兰充当指挥，吩咐着

弟弟该干什么，她自己纤细的小手则负责更细致的造型工

作。怪呀，雪人不像孩子们造出来的，倒像在他们手中自

己长大起来。姐弟俩手忙脚乱，咭咭呱呱，好不热闹。妈

妈看了好惊讶，越看越惊讶。 

“我的两个孩子多棒呀！”她不由笑了，满脸做母亲

的骄傲，同时又为自己这么得意而暗暗好笑。“谁家的孩

子头一遭就能堆出这么活灵活现的雪人小姑娘呀？呣。不
过，得赶紧缝好牡丹的新衣裳啦，明天他爷爷要来，小家

伙得打扮得漂亮些才好。” 

她于是拿起衣裳，很快就像孩子们堆雪人那样，忙碌

起来。一面飞针走线，一面倾听孩子们活泼的声音，满心



◆ 霍 桑 短 篇 小 说 选 ◆ 

─ 4 ─ 

 

喜悦。两个孩子小嘴不停，舌头和小手小脚一样勤快。间

或，妈妈也听不清他们的话，只感到他们情绪高涨，玩得

开心，雪人也堆得挺顺利。时不时，紫罗兰和牡丹碰巧提

高嗓门儿，说话声便清清楚楚，像在妈妈落坐的客厅里说

话一样。哦，这些话在她心里多么快乐地回响，即使他们

自己压根儿没想说得这么聪明美妙！ 

不过您得明白，当妈妈的听话，用心比用耳朵多得多。

所以她常常为仙乐般的颤音满怀欣喜，而别的人却一点儿

也没领会。 

“牡丹！牡丹！”紫罗兰唤着弟弟，他跑到园子另一

头去了。“再给我运些那种新雪来，从最远的那个角落，

咱们还没踩过那一片。我要用它来做小妹妹的胸膛，你知

道这部分必须洁白洁白，和刚从天上落下来的雪一样。” 

“给你，紫罗兰！”牡丹口气爽快，非常可爱，一面

从半踏过的雪堆中艰难跋涉而来。“给你造胸膛的白雪。

哦，紫罗兰，她现在多——好——看——！” 

“对，”紫罗兰边想边柔声说，“咱们的雪妹妹真好看。

牡丹，我没想到咱们能堆出一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来。” 

妈妈边听边想，要是仙人们——或者更好些——小天

使们——能从天堂下凡，跟她的孩子们一起玩耍，用它们

无形的手帮助孩子们堆雪人，使它拥有天仙的美貌，那该

多好！紫罗兰和牡丹将不会知道这些来自天国的玩伴——

只能在干活儿的时候发现雪人变得越来越美好，会以为全

是他们自己的功劳。 

“只要凡人的孩子曾经有过这福分，我的小女儿小儿

子就配得上这种玩伴！”妈妈自言自语，又为自己母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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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豪莞尔一笑。 

然而，这念头抓住了她的想象，她不时扫一眼窗外，

梦想着能看到来自天堂的金发仙童跟自己的金发女儿和

红脸蛋的牡丹一起玩耍。 

现在又传来孩子们一阵忙碌认真却听不大清的说话

声，姐弟二人正齐心协力地干着。紫罗兰是指挥，牡丹则

是搬运工，远远近近，忙着运雪，这小淘气分明十分内行！ 

“牡丹，牡丹！”紫罗兰叫着，弟弟又跑到园子另一

头去了。“给我弄些梨树矮枝上的松软雪花来，我好用它

们给雪妹妹做些鬈发！你可以从雪堆往上爬，牡丹，很容

易就能够得到。” 

“给你，姐姐！”小弟弟答道，“当心别碰碎了。干得

好！ 

干得好！真漂亮！” 

“她多美呵！”紫罗兰心满意足。“现在咱们得弄些亮

晶晶的小冰块儿给她做眼睛，她还没完工呐。妈妈会说她

非常好看，可爸爸会说：‘呸！胡来！跑到冰天雪地的外

头去！’” 

“咱们喊妈妈往外看看吧，”牡丹边说边大叫，“妈妈！

妈妈！！妈妈！！！往外看哪，我们做了一个多好看的小雪

妹妹！” 

妈妈放下手中针线，朝窗外看去。偏巧这时太阳已快

落到世界尽头——因为现在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日子—

—晚霞斜照着妈妈的眼睛，所以，你得明白，她眼花缭乱，

看不清楚园子里的东西。但是，透过明亮晃眼的斜晖与新

雪，她还是看到一个小小的白色身影，栩栩如生。她还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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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紫罗兰和牡丹——真的，看他们比看雪人更久——两个

孩子还在忙呐。牡丹运雪，紫罗兰则摆出雕塑师给模特儿

贴粘土的神气，熟练细心地给雪人加雪。妈妈虽看不大清

雪孩子的模样，却心想，从没见过雪人能堆得这么精巧漂

亮，更没见过它竟出自这么可爱的两个小娃娃之手。 

“他俩不管干啥都比别的孩子强，”妈妈得意洋洋，

“难怪雪人也堆得好些！” 

她又坐下来干活儿，尽量缝得快些。天快黑了，牡丹

的衣裳还没完工，爷爷乘坐的火车明天一大早就会到。她

飞针走线，越缝越快，孩子们也一直在园子里忙着。不过

做妈妈的还是留神倾听，有趣地发觉两个孩子能在干活儿

的时候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而且干得非常专心，他们大概

以为雪孩子真能跟他们一道奔跑嬉戏嘞。 

“整个冬天，她该是我们多好的玩伴！”紫罗兰道，

“但愿爸爸别担心她会使咱们受凉！你难道不喜欢她么，

牡丹？” 

“哦，当然喜欢！”牡丹大叫。“我要搂着她，让她挨

着我坐，跟我一起喝热牛奶！” 

“哦，不行，牡丹！”紫罗兰严肃又聪明，“那可不行，

热牛奶对咱们小妹妹的身体不好，像她这样的人只能吃冰

棍儿。 

不，不，牡丹，咱们可不能给她吃任何热东西！” 

接着安静了片刻，因为不知疲倦的牡丹又跑到园子另

一头去了。突然，紫罗兰乐得大叫—— 

“牡丹快看！快来呀！一道光从那边红云中照下来，

照着她的脸蛋儿！红光不退了！好漂亮哟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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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对，好—漂—亮，”牡丹故意把三个音节念得非常

准确。 

“哦，紫罗兰，瞧她的头发！金子一样！” 

“哦，当然，”紫罗兰平静地应道，好像这事天经地

义。 

“这金色是天上金色的晚霞映照的。现在她差不多完

工了，不过嘴唇应当是红的——比她的脸蛋儿更红。牡丹，

说不定咱俩都亲她一下，她嘴唇就能变红！” 

于是，妈妈听到两下响脆的亲吻，大概两个娃娃都亲

了一下雪孩子冰凉的嘴。不过，这似乎还不能使雪孩子的

嘴唇足够红润，紫罗兰又建议邀请雪孩子亲吻牡丹的红脸

蛋儿。 

“来吧，小雪妹妹，亲亲我！”牡丹叫道。 

“瞧！她亲你了，”紫罗兰说，“现在她的嘴巴够红了，

脸也羞红喽！” 

“哦，多冰凉的吻呵！”牡丹叫道。 

这时，一阵轻风从正西方吹来，扫过园子，把客厅的

窗户也吹得格格响。听起来真够冷的，妈妈正打算用她戴

顶针的手指敲敲窗玻璃，唤两个孩子进来，突然他们齐声

叫起她来。这不是一声惊呼，虽然听得出他们很兴奋，像

是什么早就期待的事情终于发生，所以他们欢天喜地。 

“妈妈！妈妈！小雪妹妹完成啦，她跟我们一道，在

园子里跑呢！” 

“这两个孩子想象力真丰富！”妈妈心想，一面给牡

丹的衣裳缝上最后几针。“真怪，他俩让我也变得小孩子

似的！现在，连我也要相信雪人真活啦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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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亲爱的妈妈！”紫罗兰喊道，“请往外看看，我们有

个多好的玩伴啊！” 

妈妈给这么一求，不能再耽搁，赶紧往外看。太阳此

时已无影无踪，只留下它姹紫嫣红的霞光，使冬日的黄昏

无比壮观。不过，窗户上，雪地上都没有刺眼的光，所以

善良的太太可以把园中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人都看得一清

二楚。你猜她看到了什么？她的两个宝贝孩子紫罗兰和牡

丹，当然。啊，可除开他们，她还看见了什么东西或什么

人呢？呣，要是您肯相信的话，园子里还有个小姑娘的身
影，浑身雪白，红扑扑的脸蛋儿，一头金色的鬈发，正在

跟姐弟俩追来追去呢！虽说是生人，她跟姐弟俩挺亲密，

而姐弟俩对她也是一样，好像三个人从小就玩在一起。妈

妈心想一定是邻居的孩子看到紫罗兰和牡丹在园子里，就

穿过大街来和他们一起玩。好心的太太走到门口，想邀请

这个小姑娘到自家舒适的客厅里做客。阳光正在逝去，户

外的空气越来越冷啦。 

可是，打开屋门，站在门槛上，她犹豫起来，不知该

不该请这孩子进来，甚至该不该跟她讲话。真的，她简直

怀疑这究竟是个真孩子，还是刚降的大雪发出的一个光

圈，被猛烈的寒风刮得在园子里团团转。小生人的相貌很

不寻常，太太想不起来所有邻居当中，有谁家的孩子长得

这么好看。这孩子洁白的皮肤，精致的红脸蛋儿，额前脸

上飘扬着金色的鬈发。她的衣裳通体雪白，在风中飘飞，

哪个有脑筋的主妇也不会给孩子穿这种衣裳到冰天雪地

中去玩的。一看她那双小脚，善良细心的母亲就打寒战，

那双脚赤裸裸地，就穿一双菲薄的白色小拖鞋。然而，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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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得虽少，却似乎一点儿也不冷，还在雪地里轻盈地舞蹈，

小脚在雪地上几乎没留下任何脚印。紫罗兰还勉强能赶上

她，牡丹的腿太短，只好落在后头。 

玩着玩着，陌生的孩子跑到姐弟俩中间，一手牵着一

个人，快活地往前跳。可是，牡丹几乎立刻就抽出他的小

手，使劲儿擦，好像手指头都冻疼了。紫罗兰也松开自己，

只是没那么用力，还认真地说，还是别拉手的好。白衣裙

的小姑娘一声不吭，和先头一样快乐地跳着舞。即使紫罗

兰和牡丹不想跟她玩，她也能和活泼凛冽的西风一道，玩

得好开心。这风把她刮得在园子里团团转，好像早就是老

朋友，才这么放肆大胆。妈妈一直站在门口看着，纳闷小

姑娘怎么这么像飞舞的雪花，或者说雪花怎么这么像小姑

娘。 

妈妈叫过紫罗兰，轻轻地问： 

“紫罗兰，宝贝儿，这孩子叫啥名字？就住在咱家附

近吧？” 

“嗨，妈妈，”女儿笑话妈妈连这么明白的事都不懂，

“这就是我们刚才做的小雪妹妹呀！” 

“是的，妈妈，”牡丹跑到妈妈跟前，抬头直视妈妈

的脸，“这是我们的小雪人！她好漂亮吧？” 

这时，一群雪鹀飞来，自自然然地躲开紫罗兰和牡丹，
但是——真怪——它们立刻飞向白衣小姑娘，在她头上热

闹地飞来飞去，还落到她肩上，像是认出了老朋友。而小

雪人呢，见到这些小鸟，这些冬爷爷的孙儿们，显然很开

心，伸出双手来欢迎。立刻，小鸟们争先恐后都想落到她

两只手掌上、十个手指上，你挤我我挤你，使劲拍打着小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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翅膀。一只可爱的小鸟温存地贴到她胸口，另一只伸出尖

喙去亲她的红唇，全都好开心好融洽。正如你也许见到过

的那样，在暴风雪中尽情嬉戏。 

紫罗兰和牡丹看着这迷人的景象哈哈大笑。新伙伴和

这些长翅膀的小客人玩得这么开心，他俩觉得自己也像置

身其中一样快乐。 

“紫罗兰，”妈妈大惑不解，“跟我说实话，别开玩笑，

这小姑娘到底是谁？” 

“亲爱的妈妈，”紫罗兰认真看看妈妈的脸，分明奇

怪这还需要什么更多解释。“跟你说过了她是谁，她是我

们的小雪人嘛，我和牡丹一起做的。牡丹也会这么告诉你

的。” 

“是的，妈妈，”牡丹也一口咬定，红脸蛋儿十分严

肃。 

“这就是雪孩子，她难道不好看么？不过，妈妈，她

的手好冷好冷！” 

妈妈疑疑惑惑，不知该怎么想怎么做，街门忽然被一

把推开，姐弟俩的爸爸走了进来。他身穿粗呢短外衣，皮

帽子一直罩到耳朵上，戴一双最厚的手套。林赛先生人届

中年，霜风吹红吹疼的脸上一副疲倦而快乐的神气，仿佛

辛苦了一整天，回到安宁的家真惬意。一见妻子、孩子，

眼睛就一亮，虽然不由奇怪地唠叨几句，全家人这么冷的

天干嘛站在外头，再说太阳都下山了。他很快就发现园中

那个跑来跑去的小人儿，手舞足蹈活像只雪花圈，一群雪

鹀在她头上盘旋不已。 

“咦，那小丫头是谁？”聪明的汉子马上问，“她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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肯定疯了，让她跑到大冷的雪地里，就穿那么件轻飘飘的

白衣裳，一双那么薄的拖鞋！” 

“亲爱的丈夫，”妻子道，“对这小家伙，我知道的也

不比你多。我想大概是哪家邻居的孩子。可咱家的紫罗兰

和牡丹，”她边说边笑话自己居然重复这么荒唐的一个故

事，“硬说这只是个小雪人。一下午他俩都在园子里忙着

堆雪人。” 

说着，妈妈朝孩子们起先堆雪人的地方一看，奇怪，

费那么大力气做的雪人踪影全无！不见雪人，也不见雪堆！

啥也没有，除了一片空地上留着一圈小脚印！ 

“怪事儿！”她惊呼一声。 

“什么怪事儿，亲爱的妈妈？”紫罗兰问，“亲爱的

爸爸，你也不明白么？这是我们的小雪人，我和牡丹做的，

因为我们想要个玩伴。是不是，牡丹？” 

“是的，爸爸，”红脸蛋儿的牡丹随声附和，“这是我

们的小雪妹妹，她难道不好看么？不过她的亲吻好凉哟！” 

“呸！一派胡言，孩子们！”诚实正直的爸爸大声道。

咱们已说过了，此君待人接物极为依照常识。“甭跟我说

什么用雪能造出个大活人来。来吧，太太，这小家伙不能

在雪地里再待下去了，把她带进客厅去，你给她做一顿热

牛奶热面包的晚饭，尽量让她舒服些。同时，我去邻居家

打听打听。必要的活，还可以叫城里传布消息的人沿街喊

一喊，看谁家丢了小孩子。” 

这么说着，心地厚道的老实汉子朝小雪人走去，满怀

世上最善良的意愿。但紫罗兰和牡丹各拉住爸爸一只手，

恳求他别要她进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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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亲爱的爸爸，”紫罗兰朝他面前一挡，“我说的是实

话！这是我们的小雪妹妹，离开寒风她就一刻也活不下去，

千万别让她进暖和的屋子！” 

“对，爸爸，”牡丹跺着小脚，认认真真使劲跺。“这

就是我们的小雪娃娃！她不喜欢热烘烘的炉火嘛！” 

“胡说八道！胡说八道！”对孩子们愚蠢的固执，爸

爸半笑半恼，“快跑回家去，马上跑！天太晚啦，不能再

贪玩，我得赶紧照料这小丫头，不然她要冻死啦！” 

“亲爱的！”妻子小声说——她一直紧盯着雪孩子，

比先头更迷惑——“这件事挺蹊跷，你会以为我犯傻。可

是——可是——说不定咱们孩子造雪人的那份天真与好

心，迷住了什么看不见的天使呢。仙人也许和两个小家伙

一起玩了点把钟？所以就产生了人们所说的奇迹。不，不！

别笑我，我知道这念头好蠢！” 

“亲爱的，”丈夫哈哈大笑，“你跟紫罗兰、牡丹一样

孩子气。” 

从某方面说，她的确如此。她一辈子都保持着孩子般

的纯朴与信念。她的心纯洁透明如水晶，而且她透过这水

晶般的心看待一切事物，有时能发现十分深刻的真理，而

这些真理别人却视为愚蠢荒唐，加以嘲笑。 

然而此刻热心肠的林赛先生已挣脱两个孩子，走进小

园。孩子们还在后头尖叫着，求他就让雪孩子在冰冷的西

风中待着，自得其乐。 

他一走近，雪鹀全飞了，小雪人也往后逃，像是在说
“请别碰我！”而且顽皮地带着他踏进最深的雪堆。好心

的汉子脚下一滑，摔了个嘴啃泥。爬起来时，他的粗呢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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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沾满白雪，活像一个最大号的雪人。这时，有些邻居从

自家窗户往外看，都纳闷可怜的林赛先生干嘛在园子里跑

来跑去，追赶被西风刮得团团转的一团雪！终于，费尽心

机，他把小生人赶进了一个角落，她逃不掉啦。妻子一直

在旁看得目瞪口呆。天快黑了，可这孩子浑身晶莹闪亮，

好像周身上下都在发光，被逼进角落时，她更是亮闪闪就

像颗星星！那明亮酷似月光下的冰柱发出的寒光。妻子奇

怪林赛先生怎么没发现雪孩子非比寻常的外貌。 

“快来，你这古怪的小家伙！”老实人叫着，一把抓

住雪孩子的手，“总算逮住你啦。不管你怎么任性，还是

得让你舒舒服服才好。我们会给你冻伤的小脚穿上一双暖

和的羊毛袜，再用又厚又软的披肩把你包起来。只怕你可

怜的小鼻子已经冻坏啦，不过咱们会好的。快跟我进去

吧。” 

就这样，这位一片好心的先生拉住雪孩子的手，把她

往家门口带，精明的脸上充满亲切的笑容，虽说已冻得又

青又紫。雪孩子跟着他，垂头丧气不乐意，她身上所有光

亮都消失不见。方才还像一颗明亮冰冷的金星，在寒冷的

地平线上发出宝石般的红光，现在却黯然失色，无精打采，

融化了一样。善良的林赛先生带她走上门前的台阶，紫罗

兰和牡丹凝视爸爸的脸——泪水盈眶，还没顺着脸蛋往下

淌就给冻住了——姐弟俩再次恳求爸爸别让雪孩子进屋。 

“不让她进去！”好心的爸爸惊呼，“咦，你疯啦，小

紫罗兰！——小牡丹也一样！这孩子冻坏啦，小手都几乎

把我的手给冻坏，我还戴着这么厚的手套。你们想让她在

外头冻死啊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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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走上台阶，妻子又把白色的小生人认真端详一番，

目光充满敬畏。她真不知这是不是一场梦，可又觉得分明

看见这孩子的脖子上还印着紫罗兰细小的手指印，大概紫

罗兰堆雪人时用手把它轻轻拍了一下，忘记立刻把手印抹

平。 

“亲爱的，说到底，”妻子重提天使们也许跟她这个

母亲一样，十分乐意与紫罗兰和牡丹一起玩耍，“说到底，

这孩子的确像个雪人！我看她就是雪做的！” 

一阵西风刮到雪孩子身上，她又像星星似地发起光

来。 

“雪做的！”林赛先生硬把不情愿的客人朝好客的门

里拉。 

“难怪她模样像雪，可怜的小东西，都决冻僵啦！不

过一炉好火就能解决一切问题！” 

不再多言，这位非常仁爱而富于常识的好心人，把白

色的小姑娘推出冰天雪地，拽进舒适的客厅。而小姑娘浑

身滴答——滴答——滴答，水淌得越来越多。客厅里，一

只海德堡火炉，填满熊熊燃烧的无烟煤，透过铁门的云母

片，正发出明亮的闪光，把炉子上的水壶烧得咕嘟咕嘟，

快乐地直冒泡。屋里弥漫着暖和闷热的气息，离炉子最远

的地方，墙上一只温度计显示着八十度。客厅里挂着红色

的窗帘，铺着红色的地毯，模样与空气一样暖洋洋。这儿

的气氛与外面冬日的寒冷有天壤之别，就好比一步从新地

岛走到印度最热的地区，或从北极钻进火炉。哦，这对白

色小陌生人可是个好地方！ 

满脑子常识的汉子把雪娃娃拉到嘶嘶冒烟熊熊燃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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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炉旁，让她站在炉前的毯子上。 

“现在她就舒服啦！”林赛搓搓双手，环顾左右，笑

逐颜开，“随便些，我的孩子，就跟在自己家一样。” 

小姑娘站在炉前毯上，感到炉火的热浪洪水猛兽般袭

来，愈来愈悲哀，愈来愈消沉。她渴望地扫一眼窗外，透

过红窗帘看到了白雪覆盖的房顶，星星闪着寒光，寒夜多

么迷人。寒风在窗户玻璃上格格作响，仿佛在召唤她过去，

可是她站在滚烫的炉前，垂头丧气！ 

然而，满脑子常识的林赛先生却没发现有什么不对

头。 

“快点儿，亲爱的，赶紧给她穿上双厚袜子，裹上条

羊毛披肩或毯子。叫朵拉牛奶一滚就给她开晚饭。你们，

紫罗兰、牡丹，想法子让小客人高兴高兴，瞧她来到个生

地方，这么不开心。至于我嘛，去邻居家跑一圈，弄清楚

这是谁家孩子。” 

妈妈去找披肩和袜子了，不管她自己心肠多细腻多精

致，到头来总和平素一样，向丈夫固执的实利主义投降。

两个孩子还在嘟嘟囔囔地抗议，说小雪妹妹不喜欢暖和，

林赛先生不予理睬，动身走了，还小心地把客厅门带好，

翻起大衣领子罩住耳朵。刚走到街门，就听到紫罗兰和牡

丹在尖声叫他，回头一看，窗户上还有一只带顶针的手指

在敲。 

“亲爱的！亲爱的！”妻子惶恐的脸出现在窗玻璃上，

“用不着去找孩子的父母啦！” 

“早就跟你说过，爸爸！”紫罗兰与牡丹尖叫着，见

他重返客厅。“你非要带她进来，现在我们可怜的——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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